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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古地图编目感悟

吴寒

从 1929 年 9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设立舆图部开始至今，国家图书馆舆图组已有了长达 90

年的历史。直到今天，舆图组在藏品数量与质量、人员专业程度、编目规范制定等方面，仍

然走在国内图书馆的前列。作为一名舆图组的工作人员，我有幸参与了一批中文古地图的编

目和整理工作。在我看来，编目人员就是读者和藏品之间的桥梁，读者在接触藏品之前，往

往只能通过编目信息来判断其内容。因此，在编目中为读者提供准确、全面的信息，便成为

我们的基本工作职责。

舆图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献形态。首先，从形制上来看，舆图以单幅或多幅形态为主，

由于大部分都不是书籍形式，也就不具备相对完整的装帧形态和出版信息。这既增加了鉴定

工作的难度，也使得图上有限的信息变得特别重要。大致说来，我们拿到一幅图应该首先看

它的边角空白区域有没有文字信息。舆图上能辅助分析其年代、作者的信息主要有几种：一

是图名，大部分古地图上都有图名，它能反映一张图的基本内容。二是出版信息，少量地图

会标明出版信息，位置一般在板框下方外侧。如馆藏《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》，右下角有

“癸卯荷月刻板永存圆通常住置”字样，这便为我们了解此图的年代和作者提供了重要信息。

三是题跋，有些古地图上会有相关说明文字，介绍此图的绘图缘起，如馆藏贾鉝《太华全图》

左上方有贾鉝题识，交代了制作此图的前因后果。除此之外，由于地图属于图绘，有些文人

会在舆图上题诗盖印，这也能成为我们解锁舆图的钥匙。

其次，从内容上看，由于舆图表现的是地理信息，因此掌握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，运用

方志、史地工具书、数据库等就非常重要。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馆建“中华古籍资

源库”“数字方志”数据库等对于编目工作都非常实用。除此之外，对地图上地理信息的识

别还有一些事半功倍的办法，例如清代帝王的避讳，江苏仪真为避雍正皇帝名讳改名仪征，

道光年间为避道光皇帝名讳将广宁门改名广安门等等，避讳的情况在地图上非常多见，把握

了这些关键的地名更迭信息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地图上定位一些具体的点，从而比较迅速地

判断一幅地图的大致年代。另外，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也能为我们判断地图年代提供参考，

例如雍正年间“改土归流”之后，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管理，并在这些区域设置相应的

行政区划，因此对于一些大型地图，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一区域的绘制情况来判断其绘制于“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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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归流”之前还是之后。

再次，从表现方式上，相较于书籍、拓片等多以文字形式传达信息，地图则以线条、符

号、颜色、文字注记等表现地理情况，因此对于地图的编目也应注意其符号语言。一般来说，

古地图中往往以方形、菱形、圆形等表现不同层级的行政区，对于山岳、河流、军事驻防、

堤坝等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符号表现方式。而一些地图中的特殊符号也往往能为编目工作提

供重要参考，例如馆藏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，图中出现了三角形、正方形、圆形三种符号，

每种简单符号各有八种颜色，一共形成了二十四种符号，遍布于整张地图。而经过核查相关

区域情况，我们可以推测，这些符号的颜色分别对应八旗的八种颜色，形状则对应不同民族，

三角形为汉军旗，方形为蒙古军旗，圆形为满军旗。这些符号分布于内城和皇城区域，代表

了当时八旗步军在京城的驻防情况，这样我们对于这幅图也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。

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古地图的传承。由于技术和管理等原因，古地图的绘制非常困难，因

此一种地图一旦产生，往往会对其后的地图产生较大的影响，形成相应的图系，有时底本中

的错误会以讹传讹，有时出于种种考虑摹绘者会在底图基础上进行更改，这些都能为我们确

定舆图年代提供更有效的信息。因此我们在编目时，也应核查馆藏和其他图书馆所藏舆图的

情况，注意对比同一图系的其他地图，有时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古地图的编目涉及到多种知识领域，每一幅地图里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，与现代地

图的精密测绘和高度符号化不同，古地图的表现方式更为多种多样，“错误”的产生有时也

透露了古人看待世界、思考世界的独特方式，这也使得古地图的编目工作成为一个非常有趣、

充满挑战的过程。如果我们能对每一件藏品的编目保持一种严谨的、敬畏的心态，就能够对

每一幅图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，这样也相当于对它进行了基础性的鉴定、研究工作，读者看

到这个编目信息的时候，也就能有更高效的判断。这样也能避免读者大老远来到国图，结果

发现这幅图根本就不是自己需要的。所以，编目工作是一项基础性业务，它对我们的能力是

全方位的锻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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